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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今年，上芭不仅要奉上

“传家宝”《白毛女》，还将携新作《大

地之光》登上申城舞台，以海派芭蕾

开启一场邂逅光与希望之旅。《大地之

光》构建了一个奇幻故事，生于混沌

之境的“逐光者”为点亮世界而追逐

光、播种光，最终成为“光”。这是一

部兼具交响性和叙事性、古典与未来

相碰撞的原创作品，以芭蕾艺术的独

有语汇、戏剧性的故事结构和兼具古

典元素与未来感的视觉设计进行呈

现，赞扬生命在深陷困境时的无畏、

不屈与顽强。

“上海出品”舞蹈诗《一条大河》

将于4月14日亮相上海电影艺术职业

学院海艺剧场。这台全新作品由师生

们倾力打造，从南水北调世纪工程中

汲取灵感，勾勒乡村振兴的奋进画

卷。据导演曲慧佳介绍，《一条大河》

突破了传统舞台的创作思维，以中国

舞元素为主体，融合华尔兹、伦巴、

斗牛舞等国际标准舞动作，展示中国

精神的力量，弘扬中华文化的包容

性。在优美的舞蹈诗中，流淌的不仅

是清澈甘甜的丹江水，更是中华民族

不竭的精神源泉。

值得关注的是，4月3日举办的

“第七届上海舞蹈新人新作展演”将集

中展示45个优秀新作，展现年轻一代

的风采。两年一届的展演，聚焦上海

舞蹈新生力量的成长，挖掘打磨优秀

舞蹈作品，培育有实力、有担当的青

年编创、演员队伍，已成为本土青年

舞蹈人才交流展示的重要平台。

海内外名家名团纷至沓来

多部重磅舞蹈作品落地“上海之

春”，让人们一饱眼福的同时，也力证

具有开创性的高质量精品才能成为演

出市场的“尖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破解

同质化难题的钥匙。

4月5日、6日，香港编舞钱秀莲

将携舞团带来极具东方气韵的现代舞

《和春之祭共舞》。该作品从水墨山水

中汲取灵感，上半场是 《和-舞画

道》，舞者们用自由的身体来展示云

山、松林、飞瀑、河流等自然意象；

下半场的《春之祭共舞》从太极推手

等武术招式里提取最具特色的元素，

融合现代舞蹈理念，表达阴阳互济、

生生不息的哲思。在呈现本土文化的

同时，钱秀莲舞蹈团的作品也洋溢着

时代气息。尾声，舞者们与观众一同

演绎“太极舞”，在动静之中寻求身与

心的平衡。

行云流水的太极讲求和谐共融，

“拳拳到肉”的“舞术”则让人血脉偾

张。4月13日、14日，广州歌舞剧院

将携民族舞剧《醒 · 狮》亮相九棵树

（上海）未来艺术中心大剧场。作品以

今日“醒狮人”回望先辈的姿态，回

溯历史前尘，讲述三元里抗英的故

事。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国家级非遗广

东醒狮为主题的大型民族舞剧，《醒 ·

狮》将南拳马步以及南派醒狮特有的

腾、挪、闪、扑、回旋、飞跃等难度

技巧汇入舞蹈语言，让整部舞剧刚柔

并济、张力十足。

海外艺术家也将带来效果堪称

“炸裂”的舞蹈作品。3月22日至24

日，赫法什 · 谢克特舞团将再度造访

申城，呈现作品《双重谋杀》。这是上

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联合国际多家顶

级艺术机构共同委约的作品。赫法

什 · 谢克特早年以钢琴专业起步，后

在巴黎继续深造音乐。他的舞蹈作品

配乐往往由自己操刀，由此成为舞坛

公认的“摇滚巨星”。在《双重谋杀》

的舞蹈音乐中，现场观众可以听到丰

富多元的音乐元素，开启一趟神奇的

视听旅程。

观众耳熟能详的《胡桃夹子》《天

鹅湖》 仍是“上海之春”舞台的常

客。3月 29日，俄罗斯柴可夫斯基

芭蕾舞团将携《胡桃夹子》来到上海

保利大剧院。在这部经典舞剧中，交

响音乐突破性地融入舞蹈，芭蕾舞的

脚步轻点巧妙地纳入节奏，柴可夫斯

基主导的革新让人耳目一新，由此芭

蕾的舞台魅力越发打动人心。

“上海之春”姹紫嫣红

雨果的《悲惨世界》、斯特林堡的《朱

莉小姐》、约恩 ·福瑟的《一个夏日》……

一批文学大师的代表作品近期在申城舞

台上频频“现身”，引领观众体悟文字

深处的观察与情绪。无论是踏上人生救

赎之旅的冉 · 阿让、还是勇敢冲出禁锢

的朱莉小姐、抑或是福瑟笔下没有具体

名字的“男人”和“女人”，他们诞生

在历史和往日中，以戏剧的形式活在当

下。这些经典文本让这几部“话剧中的

文艺片”破圈而出，为春天的申城舞台

绽放出充满时代气息的新鲜魅力。

用冷静诚实地对抗焦虑

“因为他的创新戏剧和散文，为不

可言喻的事物发声。”2023年诺贝尔文

学奖对挪威作家约恩 · 福瑟进行了如此

表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正在上演着这

位拥有“新易卜生”“新贝克特”美名

的剧作家所创作的作品。

一个美好的夏日，挪威峡湾边，阵

阵海浪声，一间被沙石包围的清冷房

间，一个年老女人站在落地窗前，凝视

着窗外。她转身看着另外一个年老女

人，她的朋友。两个年迈的老妇人聊起

往事，诉说着埋藏在心中的记忆……冷

淡、平静、北欧式的克制，这是观众评

价《一个夏日》的高频词。饰演“年老

女人”的演员田水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演

到80岁的角色，“福瑟把自己对人与人

关系的塑造，理解为对人类内心境况的

关注，人类并不等同于一个对象，人类

首先是一个灵魂，内在的心灵”。

在导演王魏看来，剧中简短的人物

对话、长时间的静默与停顿是人之孤

独、思维隔阂的象征，瑞典戏剧评论家

莱弗 · 策恩曾说：“福瑟是在为一个尚

未到来的时代写作。唯有在演绎者和

观众共同的梦境中，这个戏剧的时代

才 能 到 来 。” 福 瑟 通 过 对 话 来 “ 抵

抗”这份孤独，他赋予入世和出世两对

夫妻同等重量的不安，并给予“年老女

人”历经时间后的“特权”，她不再因

为害怕失去而惶恐。或许正是福瑟的诚

实态度治好了一部分观众的精神内耗，

这部“话剧中的文艺片”也因此显得不

那么单调。

走进“现代人”朱莉小姐

走过百余年之后，瑞典现代文学奠

基人斯特林堡在1888年写就的 《朱莉

小姐》至今仍是戏剧舞台和影视改编的

常客。邀请到瑞典国宝级导演海尔达 ·

海尔维格，同样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

作出品的《朱莉小姐》将于下月与观众

见面，家世高贵的小姐与出身低贱的男

仆要共同呈现一场疯狂与毁灭的误会。

在建组会上，海尔维格直言，作品最大

的挑战，便是要“厘清这些由斯特林堡

塑造的角色，他们作出的选择与行为的

动因”。

这便不得不提到斯特林堡所推崇的

自然主义戏剧观，《朱莉小姐》的故事

原型来自于斯特林堡生活中的耳闻，在

剧本的扉页，他写道：“一个家族的消

亡，比一个受命运垂青之人的陨落更具

悲剧性。”他将主人公“朱莉小姐”与

仆人“让”视作不同阶级的代表，“他

们是生活在社会转型时代的现代人物，

新旧观念并存，因此比前人更分裂与摇

摆不定。”

《朱莉小姐》的长演不衰与作品多

元化的主题密不可分，斯特林堡放弃了

主流戏剧的常规做法——为人物设立唯

一动机。朱莉小姐的阶级、她的欲望和

冲动天性、她原生家庭里的创伤，这些

议题并不因为时间而显得落伍和陈旧，

有着强烈现代女性意识的朱莉和适应社

会法则不断向上攀登的让，仍是具有现

实意义的写照。

热度与争议并存的《悲惨世界》

雨果的超级IP和著名演员刘烨都

让舞台剧 《悲惨世界》 前期攒够了热

度，近日在沪开启全国巡演后，讨论

的焦点转移至叙述体结构与观演体验

的适配。剧中，演员们用相当可观的

时间复述了原著中的精彩片段。支持

者认为这样的安排让观众拥有了自由

的想象空间，得以“安安静静地回到

文本”，但也有声音传出，“没读过原

著看不懂”“更希望看到演员将精力专

注于表演”。

《悲惨世界》的剧本文字全部来自

于雨果的小说原文，经过剪裁拼贴后保

留了完整的故事脉络。越是经典名著越

是难改编，三个半小时内展现百万字

的长篇小说难度不言而喻，戏剧性跟

叙事性之间的合理转换同样为业界人

士所关注。有专家认为，形式的选择

都是为了完成人物，剧中的独白承担

起了为冉 · 阿让性格塑形的功能，但

也有专家辛辣地指出了编剧这一幕后

角色在作品中的缺位。究竟是文学性

的回归，还是“立体有声书”，争议随

着演出的进行仍在持续。对于一部计

划朝着国际舞台进军的作品来说，可

能并不是一件坏事。

从雨果、斯特林堡到福瑟，申城舞台迎来一批“经典文学”

历史中的人，因戏剧活在当下

“两本书出了之后，我没送给任何亲戚，更不敢给我

妈看。家里人好像心照不宣地保持沉默。”前不久，作家

薛舒“生命两部曲”《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生活

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出版，记录父亲患阿尔茨海默

病并住进临终病房的日子。这套非虚构新作不仅写出了

一个家庭面对病痛变故的体验与思考，更将目光投向广

阔社会图景，呈现当下老龄化社会的真实侧影。

“我不能逃避，尽管我们害怕。这可能是送给即将老

去的人们和未来一定会老的我们自己，以及现在还年轻

着的你的礼物。我尽量没有让自己停留在某种个人情感

的陷阱，情感是我写作这两本书的原动力，但不是唯一或

最终的目的。我更愿意传达的是某种生命气象。”薛舒在

接受本报专访时坦言，多次新书分享会现场，不少年轻面

孔聊起看完书后“更珍惜当下了”：“尚未老去的时候，你

已经看到了老，这时你对自己的青春，以及正在拥有的生

命的过程，会产生更踏实的热爱，也慢慢练习如何告别。”

打捞正在消失的记忆碎片

2012年春天，70岁父亲忘性越来越大，忘了回家的

路，把妻子儿女当成陌路，直至失智、失能，最后住进医

院。“除了陪伴和照顾，我还能做什么？”薛舒形容，这趟写

作就像“自曝家丑”。“把家里的事情拿出来示众，会有一

种羞耻感，但我相信爸爸是一个开明的人，他不会怪我，

也不会认为我是在丢他的脸，这是给我的最大底气。”

书中记录了父亲身患阿尔茨海默病之后的生活，从

出现早期症状到发病，再到智能的全面衰退。“那样一个

父亲，突然变成另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是很难接

受的。当时我觉得小说都写不了，因为他一发病，我妈妈就把我叫过去，然后半

夜三更也要开车去父母家……”薛舒发现父亲各种不对劲，原本开朗乐观、热爱

唱歌、幽默风趣的人经常莫名其妙发脾气，忘东忘西，还爱挑刺；从家里的发言

人、责任人、一家之主，渐渐变成缺乏逻辑“自私”的人。

漫长而艰难的照护，让家庭深陷崩塌，“我无法敞开怀抱接纳我那被‘困在时

间’里、正在变成孩子的父亲”。写作成为她的光。“我开始记录他每天的情况，搜

罗打捞那些正在消失的记忆碎片。父亲睡着时好不容易有一点点安静的时刻，

我就一边写一边眼泪狂流，觉得日子没法过了。而写作给了我一点点出口和宣

泄的机会。”

两本书的黑白封面裹着亮黄色函套，仿若是要冲破一种“禁忌”。“小说的虚

构已无法承担我的焦躁，我必须毫不隐藏地袒露以及宣泄。要打破对病痛衰老

的恐惧很难，但对我个人而言真的是一种治愈与救赎。”薛舒告诉记者，非虚构写

作可能更加考验作者的价值观与生活理念，“你不可以躲避在角色背后，你只能

用自己的亲历经验来告诉别人。作者的视角和眼光决定了你呈现给别人的精神

世界。”

在终点站与死亡朝夕相处

从《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到《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视角

从父亲个体、家庭内部，转移到临终医院场景里的老年病人和护工群体。在生命

的终点站、一个人最后的光阴里，如何与死亡这件事朝夕相处？书中，生的活力

与死的阴霾穿插，爱的治愈力与疾病的破坏力交织，一点点揭开有关生命的醇厚

底色。

在“临终医院”里，并不是每天都在呼天抢地、肝肠寸断的离别中，虽然死神

随时围绕着那些老人，但活着的每一天，哪怕是最后一天，也要吃喝拉撒，要清洁

身躯，要打点滴吸氧气，或和亲人面面相觑，笑一笑，或相对无言……

“不会也不可能一口气看完，因为它特别消耗感情和体力”“看两页要缓缓，

刷会微短剧调整下心情”……评论家李敬泽与张莉不约而同谈到：“有些东西，有

些事情，我们不愿意面对，但它终究会来。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最好

在有些事情没来之前就有所准备。”李敬泽形容，现代文明中“有时没有衰老的位

置，没有死亡的位置，这些都变成了隐私。我们自己不爱它，也不愿意窥探别人

的事儿”。但最终，需要学习如何度过我们的一生，将那些暗黑的经验化作基本

的情感生命学习。

在张莉看来，写作者需要克服很大的心理障碍，把衰老的狼狈写出来。“真正

的衰老是非常不堪的，很大程度上，我们重新面对伤口，它让我们意识到，如何和

疾病共生。”

令薛舒欣慰的是，有读者从书里读到“旺盛的生命力”，看到“一种宽阔和释

放”。“这和我的处理方式有关，我倾向用一种更加明朗的方式来表达，这是我的

性格底色。好像都是写日常生活，但你站在哪个位置写很重要。”她说，本来以一

颗悲苦的心待在临终病院，却看到那里很多护工阿姨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地在生

活，“你会感觉到一种积极向上的东西，你有一颗什么样的心，看出来的世界就会

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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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晚起，意大利芭蕾学派

“最佳代言”的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

团即将在上海大剧院连演四场浪漫

主义经典芭蕾舞剧《吉赛尔》，这支

古典名团开启新一轮世界巡演，中

国内地仅一站，留给了阔别六年的

上海。

春日晴暖，上海大剧院被斑斓

春色包围，舞团成员们在装台和排

练的空闲，熟门熟路地去四周的咖

啡店放空片刻。斯卡拉歌剧院艺术

协调安德烈 · 康普洛伊说，舞者们

对这里的一切感到亲切，时隔六年

故地重游，他们欢喜地交流“喜欢

的餐厅还在老地方”。

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与上海

以及上海大剧院前缘颇深。舞团

2006年首次访华，在上海大剧院演

出舞团最具代表性的舞码之一 《仲

夏夜之梦》。2018年，舞团再访上

海，在上海大剧院演出芭蕾舞剧

《堂 · 吉诃德》，选择了著名舞蹈家

鲁道夫 · 努里耶夫编导的版本。那

年《堂 · 吉诃德》的卡司里有一对

年轻的搭档——担纲主演的尼科莱

塔 · 曼尼和蒂莫菲 · 安德里亚申科

台上台下都是“情侣档”。

如今，舞团和上海大剧院再续

前缘，率团的新任艺术总监曼努埃

尔 · 勒格里斯是努里耶夫的学生。

这次 《吉赛尔》的一对主演仍是尼

科莱塔 · 曼尼和蒂莫菲 · 安德里亚

申科，他们从情侣升级为夫妻，在

上海大剧院的演出，是他们第一次

以夫妻身份同台演绎《吉赛尔》，艺

术总监和演员都形容这样的经历是

“爱情奇遇”。

勒格里斯也是这版 《吉赛尔》

的导演。他曾是巴黎歌剧院的传奇

芭蕾舞者，被众多芭蕾爱好者视为

“男神”。2014年和2016年，勒格里

斯两度在上海大剧院出演芭蕾Gala

《世界芭蕾明星炫舞之夜》。作为舞

者时，上海观众对芭蕾艺术的热情

与专业了解让他印象非常深刻。如

今，从艺术总监的角度，勒格里斯

期待上海的高水平观众能够发现斯

卡拉新一代舞者的魅力，并且深入

地了解舞团背后深厚的古典芭蕾艺

术传统。

《吉赛尔》 是芭蕾舞的“传统

戏”，它的诞生标记了浪漫主义芭蕾

的兴起。1841年，《吉赛尔》首演于

巴黎，来自意大利的芭蕾女伶卡洛

塔 · 格里西一鸣惊人。这个女孩正

是毕业于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学

校，在科班训练中习得意大利芭蕾

学派的精髓。她被法国芭蕾舞者兼

编舞朱尔 · 佩罗发掘，成为他的搭

档，随他来到巴黎。

《吉赛尔》是卡洛塔的仰慕者们

和爱人为她量身定制的作品。诗人

戈蒂埃与剧作家圣 · 乔治从雨果和

海涅的作品中得到灵感，以鬼魂

“威利斯”为主题，创作了 《吉赛

尔》的故事。这个故事和同时期鼎

盛的浪漫主义文学以及绘画拥有共

通的诉求，即以女性的、自然的、

情感的力量去抵抗工业革命的技术

狂飙。这一时期，得益于足尖鞋的

推广，芭蕾表演的足尖技巧突飞猛

进，产生了两种分庭抗礼的舞蹈流

派，一种追求轻灵的仙气，另一种强

调活泼健美的生命感。《吉赛尔》是独

特的，也是划时代的，在于编舞巧妙

地利用“死于情伤的女孩变成女鬼”

的故事线，让同一个女主角兼容了当

时的两种表演风格——吉赛尔既是有

温度的邻家女孩，又是飘渺的午夜精

怪。上下两幕，明媚的农家生活与可

怖的鬼魂世界形成强烈对照。吉赛尔

因为被扼杀的爱情而绝望，然而，化

身鬼魂后，她仍坚定地保护和挽救了

曾辜负她的爱人。吉赛尔的宽恕，不

仅给对方生路，也使她自己免堕于厉

鬼的深渊。

自卡洛塔以后，吉赛尔这个角色

对后续一代代的芭蕾女伶构成巨大的

挑战，她们不仅要胜任高速旋转和腾

跃等高难度技巧，更要准确地把握情

感的强度和激情的尺度。所以《吉赛

尔》一剧被公认是衡量芭蕾舞者表现

力的试金石。这是斯卡拉歌剧院芭蕾

舞团的保留剧目，历代首席舞者为这

个古典芭蕾舞剧中复杂迷人的女性角

色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谈论这支舞

团的传承，《吉赛尔》是不能绕过的。

尼科莱塔 · 曼尼说，她和“吉赛尔”

一起长大，她是学徒时，看着斯卡拉

的前辈们演绎“吉赛尔”，她接到的第

一个主角，也是“吉赛尔”。

曼努埃尔 · 勒格里斯也感叹：“这

是一部值得芭蕾舞者用一生去演绎的

剧目，20岁时能演，到40岁时还能

演，但20岁和40岁演出来的意境，一

定是不同的。”他颇有感触地补充：

“芭蕾最终追求的不是登峰造极的技

巧，而是在技巧中传递生命和情感的

体验，并且无私地把这些分享给年轻

的艺术家们，努里耶夫曾这样教过

我，我看到斯卡拉的前辈舞者们也这

样教过尼科莱塔，这就是我所理解的

传承。”

意大利芭蕾学派“最佳代言”今起在上海大剧院连演四场

重逢斯卡拉，重逢《吉赛尔》从《当父亲把我

忘记：隐秘的告别》到

《生活在临终医院：

最后的光阴》，视角

从父亲个体、家庭内

部，转移到临终医院

场景里的老年病人

和护工群体。书中，生

的活力与死的阴霾

穿插，爱的治愈力与

疾病的破坏力交织，

一点点揭开有关生

命的醇厚底色。

《吉赛尔》是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的保留剧目。 (演出方供图)


